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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国的装饰
——敦煌早期石窟装饰艺术研究之一

Heavenly Decoration 
— Investigating the Early Decorative Art of Dunhuang Grotto 
赵声良  

Zhao Shengliang

敦煌石窟艺术是佛教艺术，佛教艺术最初是从印度经中亚

而传入中国的，石窟中彩塑与壁画也不例外，最初都是按照外

来的样式制作的。但随着佛教在中国的逐步普及，中国的艺术

家们就开始按照自己的理解来开凿洞窟、塑造佛像和绘制壁画。

佛像（包括菩萨、天王等形象）是崇拜的偶像，相对来说，不太

容易进行较大的改变，而与佛经没有直接关系的装饰图案等内

容，却是较容易按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习惯来进行改变的。但任

何一种改变，都是渐进式的演变，一般来说不会完全把原有的

形态彻底抛弃。总是要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形成一定的地方特色。

这使我们今天在认识这些佛教石窟的装饰绘画时，总是能找到

一些演变的痕迹，从而了解不同样式的来源及其演变规律。本

文试从敦煌早期壁画对天国的装饰中探索佛教石窟装饰的理念，

以及部分纹样的源流。

一、佛教的天、天国的理念

宗教，首先是要解决对生命、对世界或者宇宙的认识问题，

几乎世界上的每一种宗教都有一套对宇宙和生命的看法。这些

认识表明了在人类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民族对宇宙和生命

的认识。

佛教认为，世界是由无数的大千世界组成的，所谓“三千大

千世界”[1]，这些世界多如恒河之沙。而每一个世界的中心则是

须弥山，往上就是天堂，也有很多层次，包括三十三天，往下就

是人间，然后就是地狱，地狱也有不少层次，最下有十八层。佛

教讲轮回，认为人死后总会不断地轮回，直到由于长期修行或行

善事，达到一定的积累，便可进入极乐世界——佛教的天国，那时，

人就会脱离人间的轮回，而永远地生活在天国。所以，对于信众

来说，佛教的天国就是最美好的地方。

由于佛陀和菩萨、天人等就是生活在极乐世界的，所以，寺

院、石窟中除了雕塑或绘制佛像外，还往往要表现佛教的天国世

界。在石窟的顶部表现天国世界，是最常见的做法。印度和中亚

1. 克孜尔第 38 窟窟顶天

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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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石窟，窟顶除了一般装饰图案外，总是要表现佛、菩萨及天人（飞

天）等形象，并描绘出天象图景或天宫形象。巴米扬石窟的东大

佛窟顶还画出了乘着马车的太阳神像，反映了古希腊罗马的影响。

在克孜尔石窟中心柱窟的拱顶中部，往往画出天象图，如第 17、

38、80 窟等，特别是第 38 窟可以清晰地看出日天、月天、风神、

双头金翅鸟等形象（图 1）。在拱券顶的两侧画出菱格形中的本生

故事和因缘故事，东壁和西壁的上部与拱顶相接处，还画出了天

宫伎乐。显然，在东西两侧壁的上部到拱顶的绘画，表现的就是

天与天国的景象。

敦煌石窟的建筑与克孜尔石窟完全不同，中心柱窟改成的后

部以方柱为中心，前部在顶部造成人字披顶的形式。这种形式，

实际上是以印度塔庙窟的理念，按汉民族传统建筑形式加以改造

而成的中国式的支提窟。这样的洞窟中，窟顶后部平顶都以平棋

图案加以装饰，前部人字披顶则往往绘出莲化与化生形象。化生，

是指从莲中化出而进入佛国世界的人，是进入佛教天国的最初形

式。在洞窟四壁的上部与窟顶相接的地方，画出天宫伎乐形象，

这一点可以看出受克孜尔壁画的影响（图 2）。

在敦煌早期石窟中还存在一种石窟形制——覆斗顶窟。这是

带有地方特色的洞窟形制，在北凉第 272 窟已经出现，但在其后

的北魏时期并没有出现，直到西魏的第 249、285 窟，才以覆斗

顶窟的形式出现，此后，覆斗顶窟就渐渐代替了中心柱窟成为敦

煌石窟中最流行的形式。西魏第 249 窟可以说是一个标准的覆斗

顶窟，窟顶为一个倒斗形，顶中心为藻井，有四面披，洞窟正面

开一大佛龛。令人注目的是窟顶的内容，除了佛教的须弥山外，

还画出了中国传统神话中西王母和东王公的形象，并有相关的风、

雨、雷、电诸神，以及朱雀、玄武等中国传统神怪形象。为什么

要把中国传说中的神怪形象绘在佛教的石窟中呢？这实际上反映

了古代中国人对天、对宇宙的认识观念与印度传来的佛教宇宙认

识论的一种交融现象（图 3）。

同世界上许多文明古国一样，中国古代对世界的产生有很多

神话传说，其中如伏羲、女娲创造世界之说，人可以修炼而成神

仙的传说，西王母、东王公的故事正是神仙传说中比较流行的一

2.莫高窟第 257 窟内景

3. 莫高窟第 249 窟内景

4. 酒泉丁家闸 5号墓

5. 莫高窟第 248 窟平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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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来绘画中见的形象和风格。在西魏第 285 窟顶东披还画出了

伏羲、女娲的形象，与 249 窟同样是中国式的天国景象与佛教

天国的结合。

二、藻井、平棋和人字披

佛教石窟要表现的是佛教的天国，但是天国的概念最终是来

自于对人间生活的美化和想象。所以在洞窟的顶部，艺术家们还

是按照古代建筑的形式来表现的。北魏流行中心柱窟，窟室中心

有一个中心塔柱，是象征佛塔的形式，前面的窟顶为人字披顶，

后部为平顶，人字披是模仿中国传统建筑的屋顶形式而来的，平

顶部分装饰着象棋格一样的图案，称为平棋（图 5）。平棋图案和

每一个单元是仿照藻井的形式而绘。西魏以后中心柱窟减少，较

流行的是覆斗顶窟，洞窟的顶为覆斗形顶，顶部中心为一个方形

藻井，藻井四面以斜披的形式延伸到四壁。这样，洞窟形成了一

个空间较大的殿堂形式。这种覆斗顶形窟成为了隋唐以后洞窟最

普遍的形式。

敦煌石窟中的藻井通常是在方形井心向内叠涩进三层，第一

层内部的方形都作 45 度转角，称为叠涩式藻井。藻井的名称汉

代就已出现，如张衡《西京赋》中叙及殿堂的装饰，就写道：“蒂

倒茄于藻井，披红葩之狎猎。”李善注：“藻井，当栋中交木方为

之如井干也。……孔安国《尚书》传曰：藻，水草之有纹者，《风

俗通》曰：今殿作天井，井者，东井之像也，菱，水中之物，皆

所以厌火者也。”[2]

王延寿的《鲁灵光殿赋》中描绘鲁灵光殿中藻井：“圆渊方井，

反植荷蕖。”[3] 另外，三国时期何晏的《景福殿赋》中也写道：“茄

密倒植，吐被芙蓉，缭以藻井，编以 疏。”[4]

种。在汉代以来的墓室壁画及画像砖画像石中就有很多关于东王

公、西王母、伏羲、女娲等形象。画在墓室里，实际上是希望死

者能够成仙，到西王母这样的神仙所在的地方去。

佛教传入中国后，佛教所说的天国世界，按中国人的理解，

正与传统的神仙思想一致。如果比较莫高窟第 249 窟与酒泉丁家

闸 5 号墓顶部的壁画内容（图 4），就会发现在内容和布局上惊人

的一致。墓室中一边绘西王母，一边绘东王公，周围还有飞马、

飞鹿、九尾狐等神兽，在四披的下部画有一列山峦。如果说山峦

象征着人世间的现实世界，那么，山峦上部的天空中显然就是天

国世界了。

第 249 窟也是这样，南披绘西王母，北披绘东王公，在四

披的下部也绘出一列山峦。至于山中的动物等形象，也是汉代

6.沂南画像石墓顶结构

7。山奇寺院顶部藻井

8。巴米扬第 733 窟立面及

藻井平面图

9. 克孜尔第 165 窟平剖面

及藻井平面图

10.尼维亚宫殿装饰纹 (前

7世纪 )

11. 古希腊装饰陶罐 ( 前 4

世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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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描绘的就是景福殿的顶部藻井上彩绘装饰的样子，可知

汉代的宫殿建筑在顶部设置藻井。但从这些文献中，我们只知道藻

井为方形，并绘有莲花等纹样。至于是否有 45度转角的叠涩式结

构等空间上的特征，却无法得知。从现存的考古遗迹来看，沂南汉

代画像石墓中有方井内作 45度角叠涩之例（图 6）。但是在中原汉

代以前的建筑遗迹中，叠涩式藻井并不是普遍存在的形式。

从考古发现来看，时代最早的叠涩式藻井是帕提亚王朝的尼

萨（位于今土库曼斯坦的阿尔哈巴德市附近）的宫殿遗址所存的

藻井，时代约为前 3-2 世纪（图 7）。印度的山奇大塔附近寺院

遗址中，也可见到顶部为叠涩式藻井的形式，该寺院时代较晚，

大约为 7世纪以后。

叠涩式藻井作为佛教石窟的装饰出现，最普遍的是巴米扬石

窟，据樋口隆康等研究人员的调查，巴米扬石窟中有叠涩式藻井

的洞窟有三十多例 [5]。大部分洞窟的平面为正方形，还有一部分

平面为八边形的。而藻井的形式，有相当一部分叠涩式藻井的中

央为向上突起半圆形的穹顶形式（图 8），也有少数为平顶。藻井

三层叠涩较多，也有相当一部分为四层叠涩的 [6]。巴米扬石窟中

出现这么多的叠涩式藻井，一定与当地的建筑传统文化有着密切

关系。

克孜尔石窟中也有很多洞窟的窟顶出现叠涩式藻井。有的虽

是中心柱窟，但在洞窟前部的窟顶设置藻井，如第 132 窟、2 07

窟等。有的是方形窟，窟顶藻井往往叠进六层甚至七层的，如第

165 窟、第 167 窟等（图 9）。克孜尔石窟附近的克孜尔尕哈石窟

也可看到有叠涩式藻井的洞窟（如第 32 窟）。按宿白先生的石窟

分期研究，克孜尔第 132 窟为第二期的石窟，时代当在 395（±

65）- ｓ 465（±65）年最晚到 6世纪 [7]。

总之，作为佛教石窟中出现叠涩式藻井，其来源应是来自中亚，

是随着佛教由印度经中亚而传入中国的。敦煌石窟接近西域，叠涩

式藻井出现较多，到了中原的石窟中，就不是最普遍的形式了。

敦煌石窟中除了北凉第 272 窟和 268 窟的藻井为浮塑以外，

其余各窟都是以绘画的形式表现叠进，没有空间上的凸起；也就

是说，敦煌壁画中的藻井已成为一种装饰，而不是建筑空间意义

上随着叠进而逐步上升的藻井了。

中国传统建筑多采用大屋顶的两面坡形，屋顶形成一个人字

形。在洞窟中，这样的建筑形式并没有功能上的意义，仅具有装饰

性。但在外来的佛教石窟中装饰人字披顶，反映了一种强烈的民族

文化意识的作用。人字披顶上仿照木结构建筑浮塑出中梁和两边的

椽子以及两头的斗拱等形式，使这种传统式建筑装饰更有仿真效果。

在人字披的椽间通常描绘莲花、忍冬纹以及化生的形象。

三、忍冬纹的变化

忍冬纹，国外学者多称为莨苕纹（Acanthus）或称帕尔梅

特（Palmette，棕榈叶纹）[8]，最早源于古埃及和两河流域文明，

可能是棕榈树叶的抽象化变形而成，在古希腊的建筑和陶器装饰

上采用得很多，后来经中亚随着佛教艺术而传入了中国（图 10、

11）。在克孜尔石窟壁画中出现很多，而且已有多种变形和组合

形式，如单叶波状忍冬纹（第 67、77、163、198 窟）、双叶波

状忍冬纹（第 83、172 窟）、双叶环抱忍冬纹（227 窟）、龟背状

忍冬纹（第 17、192 窟）等等（图 12）。这些丰富的忍冬纹样在

敦煌早期壁画中都可以看到，表现出明显的传承关系。

但是敦煌壁画中的忍冬纹却远比克孜尔石窟丰富得多，不仅

在变形和组合的种类上丰富得多，而且在风格上产生了很大的变

10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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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克孜尔石窟每一个门窗中伎乐都有两身，一男一女，相互眉目

传情，而敦煌壁画中天宫伎乐每一个门窗中只有一身（图 16）；

克孜尔石窟中的天宫形式，拱门较低，人物仅露出上半身到胸部，

而敦煌壁画中拱门也较高了，伎乐大都可以看到下半身的裙子。

敦煌壁画中对拱门建筑的表现显得有些形式化了，细部表现不如

克孜尔石窟那样详细。显然敦煌的画家对那种外来的建筑样式没

有太多的感受。北魏晚期到西魏时期的第 435、248、249 窟壁

画中的天宫形式，则出现了圆拱形与汉式屋檐交错出现的情况

（图 17）。在北凉第 275 窟就已出现了以汉式城阙的形式表现弥

勒所居的兜率天宫的形式。按中国古代礼制，阙是规格很高的建

筑，通常用于天子的宫门。以阙表现天宫，反映了中国古人对佛

教天国的理解。进而以中国式的建筑形式表现天宫伎乐所在的宫

殿，也是佛教中国化的表现。

克孜尔石窟中天宫伎乐仅露出上半身来，实际上是一种写实

性的表现。而这一点在敦煌壁画中也作了改变，人物露出了大部

分，这样就可以把乐舞伎的动作大体看出来。中亚和西方的艺术

受古希腊罗马的影响，强调的是写实性，即以眼睛所见的情况来

描绘。而中国艺术讲究完整性，不论是风景、建筑、人物，都喜

欢表现完整的形象，风景是全景式的。

而在这样分格形成的天宫形式中，人物总是要受到限制，

不可能完整地表现出来，所以，北周以后壁画中天宫建筑的形

式没有了，只剩下下部的栏墙，上部打通之后，伎乐变成了飞

天，在天空中一边自由飞动，一边演奏乐器（图 18）。按过去的

习惯分类，把天宫伎乐与飞天伎乐分成两类。实际上，飞天就

是指天人 [9]，当她站在天宫中舞蹈的时候，就被看成“天宫伎乐”，

而当她飞起来时，就被看成“飞天伎乐”，而她的天人身份并没

有改变，改变的只是动作的姿态。而由站立状舞乐形式，变成

化。说明敦煌在接受了这种外来图案纹样之后，进行了很多改变

和创造。

一是吸收汉代以来的云气纹那种轻盈、飘逸的精神，使龟兹

壁画中那种体形较肥厚的忍冬纹变得清秀条长，舒展流畅。这种

加长了的忍冬纹的效果与北魏末到西魏初期人物画中流行的秀骨

清像的风格是一致的（图 13）。

在佛背光中也常常采用忍冬纹的变形形式，使它具有与火焰

纹类似的效果，用以表现背光的光芒。

二是与莲花纹样相结合，创造出新的忍冬莲花形式，有时还

把禽鸟等动物组合在忍冬纹中，由于莲花中常常要绘出化生的形

象，忍冬莲花与化生童子的主题常常描绘在藻井、龛楣、人字披

等位置。这样，忍冬纹就不仅仅是一种边饰，而作为主体内容描

绘在人字披、龛楣等处。

四、天宫与天人

在四壁的上沿表现天宫的形式，从克孜尔石窟就可以看到，

在印度和犍陀罗的雕刻中，也常常以建筑的形式表现佛国世界

的天宫，这些建筑显然是世俗的人间的产物，每个地方的人都

会把自己所见的以及所想象的华丽高贵的建筑形式用于表现佛

国世界的天宫形式，但在佛教发展传播中，最初出现的一些建

筑形式，往往会形成一种模式，而向外地传播。圆拱形门窗以

及凹凸形的栏墙，是早期佛教艺术中较为流行的表现天宫的形

式。印度本土和犍陀罗的雕刻、壁画中都可见到这样的建筑形

式（图 14）。在克孜尔石窟中得到继承，然后又影响到了敦煌

早期壁画。

北凉时期第 272 窟的窟顶四边画出的天宫伎乐，就在一个个

圆拱形的门窗中现出半身形象，下面是凹凸形的栏墙（图 15）。

12. 克孜尔忍冬纹

13.莫高窟壁画中的忍冬纹

12 13

注释：

[1] 据《观无量寿经》卷

十二、《俱舍论》卷十一等

佛经记载，一个小世界以须

弥山为中心，周围环绕四

大洲及九山八海，而上下

从色界之初禅天至大地底

下之风轮，其间包括日、月、

须弥山、四天王、三十三天、

夜摩天、兜率天、乐变化

天、他化自在天、梵世天等。

一千个这样的小世界，称为

小千世界。一千个小千世界

称为中千世界，一千个中千

世界称为大千世界。这个大

千世界因为是由小、中、大

三种组成，而称三千大千世界。

[2]《文选》(卷二 )，上海

书店，1988，第 19页。

[3]《文选》(卷十一 )，上

海书店，1988，第 153页。

[4]《文选》(卷十一 )，上

海书店，1988，第 158页。

[5]樋口隆康编 :《バーミヤ

ーン 京都大学中央アジア

学術調査報告 第 1巻》，同

朋舍，东京，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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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动状形式，完全是由于天宫的建筑的遮挡，不能完整地表现

人物形象，当这些伎乐形象以飞天的形式出现时，天宫建筑就

不需要了，天人的形象保持了完整性，适合了中国人的欣赏习

惯。但下部的栏墙还保留，因为它是天宫的象征，栏墙以上部分，

就是佛国的天界了。

结语

佛教从印度经中亚传入中国，为适应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民

族的信仰，除了在思想理念上不断地作调整，在寺院和石窟艺术

方面也在不断吸收不同地区的本土文化，从而形成了佛教艺术的

兼容性。作为佛教石窟，敦煌的每一个石窟都要表现出一个佛国

的世界。而不同地区的石窟总是要打上本地文化的深刻烙印。敦

煌地处丝绸之路的要道，在石窟开凿的一千多年间，不断地接受

来自西域和来自中原的文化艺术风格。在融合了各种艺术之后，

最终形成了富有本土特色的艺术。同时，我们又可以通过敦煌艺

术中存在的不同特征，探索其不同文化的背景。从敦煌早期石窟

中天国世界的装饰，就可以窥知来自印度的、中亚的和中国内地

的不同文化源流。

赵声良  敦煌研究院

14. 巴尔胡特雕刻

15. 莫高窟第 272 窟天宫

伎乐

16.克孜尔第38窟天宫伎乐

17. 莫高窟第 435 窟天宫

伎乐

18. 莫高窟第 290 窟天宫

栏墙上的飞天

14

15 18

17

16

[6]本文所说的“层”，是包

括方格最外层在内的叠进

层次，如三层叠进，则是从

外到内共有三个方格。 口

隆康的分法则是不算最外

层，每进入一层就算一段，

则 口记录为“三段”，本

文则记为四层。

[7] 宿白：“克孜尔部分洞

窟阶段划分与年代等等问

题的初步探索”，《中国石

窟 · 克孜尔石窟（一）》，

文物出版社，北京，1989。

[8] 有关忍冬 -卷草纹，前

人研究颇多，日本学者立田

洋司：《唐草纹样》（讲谈社，

东京，1997）较为集中地探

讨了棕榈纹样经西亚及中

亚的传播，并与印度莲花纹

样等的结合而传入中国及

日本的过程。中村元、久野

健监修：《佛教美术事典》（东

京书籍，东京 ,2002）也有

对忍冬纹的解说。近年，苏

州大学的诸葛铠先生也曾

对此做过探讨。

[9] 参见赵声良：“飞天新

论”，《敦煌研究》，2007.3。


